
讀：《讀書好》

周：周綺薇

讀：書名《推土機前種花》，有甚麼特

別的含意？

周：街坊在這幾年的經歷裏，找到一個

很貼切的比喻來形容自己所做的

事：種花。我們感受到利東街的居

民運動已開創了民主規劃的爭取方

向，當中累積的理念和公眾認同，

讓我們走少很多冤枉路，更有勇氣

和想像力去守護家園。因此街坊不

單是為自己、為當下而努力，我們

既要保護自己的社區，同時也有責

任為將來家園被毀的人做一點事、

開一道路、累積聲音和力量，盡力

為未來播下種子，期望有一天能

開花結果。記錄深水埗重建區的人

和事，並非為了消極地懷舊，街坊

們也不希望大家以懷舊的心態來看

在這個社會，大家都愛新事物，舊的事物總是等待着被

淘汰，社區亦不例外。大家都認為舊區重建必然是好，

反對的舊區居民，多被標籤為「想要更多賠償」。周綺

薇，原為小學美術老師，家中三代都在深水埗區成長，

自發組織街坊一起面對市區重建；在經歷四年與政府周

旋的歲月後，用真實的故事告訴大家，舊區有甚麼好；

用故事告訴大家，美好社區是始於人情，不是六十層高

的貴價樓。

 

政府常說重建是為了向市民提供更好的生活。但甚麼叫

「更好」？誰有資格判斷是更好？這書不是緬懷過去的

生活有多美好，而是為未來多達二百項的重建計劃開

路，給將來的人作一個參考，希望他們能找出一條最有

利舊社區，以及整個社會的方案。

文、圖：石樂彤

待重建的議題，所以書名有面向未

來的意思，而且有一種明知不可為

而為之的意味：推土機是要鏟起泥

土，但你卻在它前種花，我認為這

個意境可以表達到街坊所做的事。

讀：你在甚麼時候開始構思寫這本書？

周：其實我參與這件事的時候，從來沒

有想過要寫書，過程中的細節一直

也只記在腦海中。很多朋友、重建

的義工都喜歡聽我說區內的故事，

他們都叫我把這些故事寫下，但那

時的我沒有時間，每天都要處理不

同的重建個案，而且我認為要把整

件事寫下來是一個很沉重和龐大的

工程，覺得自己無法做到，所以一

直都拒絕書寫。直到三年前，我的

老師蕭競聰與出版社想向藝術發展

局申請資助，出版五本關於香港的

書，其中一本想記錄深水埗重建區

的故事，叫我寫一段簡介。初時我

以為書只有二十六頁，分別是我和

街坊以前製作的十八個區內舖戶的

圖畫故事，加上八張在《明報》刊

登的「街坊給林鄭月娥的八堂課」

圖畫工作紙，於是我便幫忙填了那

份申請書。直到藝發局的資助申請

成功了，與出版社商討後，才知道

原來是要寫一本書，我才在這個半

推半就的狀況下開始寫。

讀：寫作對你來說困難嗎？

周：有一位朋友曾經形容寫作為編織，

我覺得寫這本書正是一個編織的過

程。我用甚麼來編織這個故事呢？

這件事對我來說有幾層意義，第一

層是我由小到大的生活，我家三代

人都在這區成長的故事；第二層就

是街坊自己的故事，獨立看是每一

個的個人歷史，連結起來便成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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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社區的故事；第三層是推土機

駛進來，街坊在重建的警號中如何

共同摸索，找到介入事件的角度和

位置。這三個層次互相影響，要將

它們編織成一本令對市區重建毫無

認識的人也看得明白、對不同立場

的人也有啟發性的書，並不容易，

我希望可以做到。至於我是否做到

了，則要留待讀者評價。

讀：透過這本書，你最想表達的是甚

麼？

周：我想記下在這裏曾經有一班人為自

己的社區做過這些事。他們的故

事、對這個運動的想法可能會隨着

社區被拆毀而淹沒，我想為他們做

一個記錄。第二，我希望讀者可以

思考到底想在一個怎樣的社區過怎

樣的生活、希望香港變成怎麼樣的

城市。我覺得思考很重要，如果連

醒覺也沒有，是不會有行動的。

此外，我覺得政府不太尊重尋常百

姓的生活方式，從未認識到他們生

活的面貌和可貴之處，便已經把他

們當成垃圾清走了。尊重、認識、

觀察和記錄是很重要的過程，觀察

和記錄的重要之處，在於提供細節

讓我們思考，才能展開討論，想想

以後應怎樣走下去。也許這些就是

令市民、規劃者、政府思考哪種方

案才能讓街坊好好生活的種子。 

讀：對於市區重建這個議題，民間過往

大多是透過遊行示威、主流媒體的

輿論來表達意見，做法較為強硬。

你卻選用了一個富人情味、說故事

的角度來表達意見，為甚麼有這個

做法？ 

周：我相信故事是很有力量的，說故事

的人會重構自己的身份和價值。在

爭取運動的中期，我們開始想擺脫

政府和媒體加於我們的故事：無可

避免要成為受害者、時代巨輪容不

下我們的生活⋯⋯我們開始說自己

的故事：如何在這裏建立自己的家

園、怎樣為社區服務、為何需要這

個地方等等。街坊們找到一個空

間，重新把這一切放進屬於他們自

己的故事內，使他們更理解愛這個

社區的原因，鄰里間的感情也好了

很多。我們一邊聽故事，一邊說故

事，慢慢地開拓一條新的路，所以

我也以這種方式書寫。我相信故事

的力量，所以我認為無論是說故事

或聽故事的人，都可以透過故事來

找回一些失落了的東西。

讀：近年流行「集體回憶」，不少反社

區發展行動都以這理由抗爭，你們

的抗爭理由又是甚麼呢？你們要求

的是甚麼？

周：其實像爭取保留天星、皇后碼頭這

類行動的朋友，從來都不是在談集

體回憶。「集體回憶」是媒體建構

出來的，可能認為這樣說公眾較容

易理解，但其實那是個消極的概

念，只是懷舊的引申。我覺得無論

像天星、皇后爭取保留一座建築

物，還是像重建區爭取人與地方一

同保留，我們要守護的都不單純是

那個物理空間，更是那個地方容許

我們對生活和城市產生感情、與社

群建立聯繫的可能。我們並不是回

憶，我們本來就在這裏生活，但政

府把我們趕走，逼我們成為回憶、

成為懷舊，然後指控我們只是為了

得到更多賠償，其實居民只是希望

維持當下的生活。我們的重建方案

是希望政府在重建區劃下兩個角落

進行復修，讓不想搬走的居民仍可

留下來。

讀：在區外人眼中，深水埗只是一個舊

區，店舖、住宅的規劃並不理想，

為甚麼一眾街坊堅持要留下來呢？

周：其實我們並不認為這裏的規劃做得

不好，舊區也有自己的生態，是街

坊經過數十年的生活累積而成的。

這裏曾經有過二十四小時營業的報

紙檔，街坊十分歡迎他們在樓梯口

擺檔，因為他們除了賣報紙外，還

幫忙打理地方，有他們坐鎮，街坊

都感到安心。這些小商店更成為居

民相聚的地方，大家可以在那裏互

相傾訴、互相幫忙，儼如社區中心

及社工。這種自然形成的社區網絡

未經規劃，但卻最配合居民的生活

需要，令整個社區受惠，即使政府

刻意規劃也未必做到這個效果。

讀：這對區外人和整個社會又有甚麼特

別呢？

周：其實我們不是要求所有東西都不能

清拆，只是覺得政府的重建政策不

能保留區內生活的特色。我們愛香

港很多時都是源於我們對某個地方

的感情。有一位人類學教授曾經告

訴我，一個令人有歸屬感的城市，

不會像政府現行的做法，只保留他

們認為最舊、最有價值的建築，其

他都統統拆掉重建，而是不同時期

的建築物都應該存在，留下不同年

代生活環境的印記。如果香港是一

個多元化的社會，就應有足夠的空

間容許市民選擇不同的生活方式，

讓老店、舊區、街道可以與高樓大

廈、商場並存，這是很重要的。

讀：經過四年的爭取，你們的努力最後

也是徒勞無功，你認為這樣值得

嗎？

周：很多人都問我如何定義這場抗爭，

是成功還是失敗。如果成功的定義

是保留建築物及社群，你可以說是

失敗了。但我們改變了另一些事

情，街坊在爭取的過程中，終於相

信自己不是卑微的小市民，而是有

權與政府平等對話的公民，並自覺

有責任關心社會，他們會走到其他

重建區，幫助有需要的人。他們更

會關心重建以外的事，認為只要

和香港的未來有關，就應該參與其

中，例如反高鐵運動。我們聽到有

議員和反高鐵的組織者說，自天星

皇后到反高鐵，守護自己城市的想

法，有一部分乃累積和繼承自利東

街、深水埗等捍衞社區運動。這令

我和街坊又想起種花的比喻：種子

早已悄悄散落，在每日開花、每天

結果，只有敢於把信念化為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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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會才得以發展。回看這一

切，我還是認為值得的，是我們應

該做的。

讀：你在書中談到，當天林鄭月娥來與

街坊吃飯時表示，不會讓以後的重

建區居民再受你們受過的痛苦，但

以你也有份參與的反高鐵事件為

例，幾代以務農維生的農民不但被

迫搬離家園，更無法得到一個公平

公正的賠償，好讓他們繼績耕作，

你認為政府進步了甚麼？

周：無論是牽涉菜園村的基建項目，還

是市區重建，我認為政府都沒有大

改變，依舊用龐大的所謂專業團隊

欺壓市民，沒有盡本分想辦法向市

民解釋政策，更不打算虛心聽取意

見，只持着自己的資源遠勝市民便

粗暴行事。就算假設政府有良好意

願要改善做法，但他們根本沒有尊

重，亦不明白平民百姓的生活方

式，就像發展局或市建局提出的

所謂改變，他們推倒上環嘉咸街市

集，卻說會重建一條新的「老店

街」；拆掉位於深水埗的前新亞書

院校舍（中文大學前身），卻宣佈

會在「日後的公共空間突顯新亞書

院的貢獻」⋯⋯一切都顯得荒誕，

根本延續不到那個地方原來的意

義，令人慘不忍睹、無言以對。

讀：書是以居民被政府控告「非法霸佔

官地」為開端，最後以花牌師傅黃

乃忠被政府強行收回單位作結，他

的訴訟進度如何？

周：法例訂明政府必須評估居民因重建

所受的影響，並要解決了他們的困

難才有權收地，如果沒有做這評

估，收地便是違法的。政府只把人

口調查表的「調查」兩字改為「評

估」，作為對法庭的交代，所以黃

乃忠的訴訟在高院被判以敗訴。記

憶所及，法官在審訊過程中表示，

政府是需要就重建進行評估的，但

評估的程度要多仔細呢？這在新舊

條例的交替下存有灰色地帶，所以

不可以判政府敗訴。法官說，黃乃

忠所理解的重建方法看來更合理和

以人為本，他甚至說，很可惜法庭

不是主持公義的地方，而是施行法

例的地方，法庭面對的困難是當法

例的寫法不清晰，法庭就沒甚麼可

以做，所以他建議黃乃忠去立法會

爭取重寫法例。

黃乃忠現時於「活化廳」擔任駐場

藝術家，我會把這本書的版稅給他

舉辦紮作花牌的工作坊，希望能盡

《推土機前種花》

作者：周綺薇

出版：MCCM Creations

力令他的手藝可以流傳下去。

讀：這次經驗對你的人生有沒有甚麼影

響？

周：沒有這幾年的經歷，不會有今天的

我。在書中提到，以前我是個很心

急的人，是街坊讓我體會到只有耐

心聆聽，才能發現他們對生活的想

法是那麼細緻，讓我從我們的故事

中，尋回對自己土生土長的城市的

感情，因此選擇以說故事的方法回

應社會。

 

我剛辭去全職老師的工作，開始到

醫院探望一些長期沒有人探望的長

者。這幾年我遇到一些老人家，他

們總是說自己老了、沒用，是家人

和社會的負累。而長期住院的伯伯

婆婆，甚至認定自己再無機會離開

醫院，我一直都忘不了那些孤獨的

眼神。而我相信故事的力量，我想

聽他們的故事，也給他們說我從其

他地方聽來的故事，希望讓他們從

故事中找回自己的價值，像當年陪

伴街坊一樣。

讀：有計劃就醫院的經歷出書嗎？

周：我不會預早計劃怎樣做。我與深水

埗街坊一邊經歷，一邊才想到書中

提及的藝術行動和寫成這本書，最

近的《青苗上河圖》也是源於我和

被高鐵收地的石崗農夫一起抗爭的

經歷，和理大設計學院的學生一起

用圖畫將農夫的故事表達出來。至

於醫院的計劃，我會讓自己摸索一

下，只知道總是離不開說故事。■

周綺薇利用文字、繪圖及相片，向大家說出一個有關舊區、重建以及人情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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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回饋廣大讀者一直以來對《讀書好》的支持，我們將會安排一連串的新書講座活動。講座的主題圍繞哲學、政治、

時事、飲食及潮流文化等。我們會就不同的主題，邀請新書的作者，跟讀者作分享交流。

若讀者有興趣參加，可電郵至info@books4you.com.hk報名，名額有限，額滿即止。

《幸福 x 哲學 x 香港》
日期：9月9日（星期五）
時間：7:00pm-8:30pm
地點：上書局——觀塘巧明街112號友聯大廈七樓
講者：劉保禧

劉保禧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博士候選人，負責的通識課程包括邏輯與

論辯、幸福論、愛情哲學及旅行哲學等；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

修學院兼職講師，講授中西思想與香港文化。

熱愛教學與寫作，閱讀習慣穿插於八卦雜誌與哲學經典之間，

雅俗共賞，不拘一格，力求在象牙塔與平民社會之間擔當橋樑

的角色。

《新後現代管治：如何創新》

日期：9月16日（星期五）
時間：7:00pm-8:30pm
地點：上書局——觀塘巧明街112號友聯大廈七樓
講者：黃兆輝

黃兆輝

不是「後結構主義」者，也不是「超越經驗主義」者，但深感

這兩種主義對世界事物的強大解釋力和創造力，認為沒有經驗

過又怎能深諳和超越事物，於是經常四出活動，務求扮演不同

角色，希望親身感受事物變化，創造新的見解。

曾先後於香港多間大學及遠赴美國奧克拉荷馬州立大學任教，

現職是澳門理工學院副教授，最近的著作有《強政勵治與醫

療事故》（2010）和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Development 
in Liberal and Coordinated Economies: Tweaking Institutions
（2006）、譯著有《國家與經濟發展：一個比較及歷史性的分
析》（2009）和《國家的神話：全能還是無能》（2007）。

巧明街

觀塘站A2出口

開
源
道

駿
業
街
　

觀塘
道

成業街　

觀塘巧明街112號
友聯大廈七樓

港貿中心

APM 
（創紀之城五期）

地點：上書局——觀塘巧明街112號友聯大廈七樓
（從APM經接駁通道前往，步程只需2分鐘）


